其实我很了不起
——聋校教师教育随笔
18岁，多么令人艳羡和陶醉的年龄！脑瘤，多么耳熟而又似乎距离自己很遥远的病症！有谁会把这两个含义与词性完全不同的词语连在一起？然而命运恰恰开了这样的玩笑，冷酷无情地将这一切降临到她的身上。在学校文娱队的排练场上，她晕倒了，苏醒之后她两耳失聪。她聋了，而且医生断言，丝毫没有康复的希望。
声嘶力竭地哭泣，紧锁房门地封闭，自暴自弃地放纵，绝望地自杀…..所有能想到的方式她都尝试了。然而父亲突然间全白的银发，母亲被泪水浸泡得通红的双眼，亲朋好友苦口婆心的劝慰，使她不得不妥协了。她接受了现实，她选择了吉林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她希望在这里能找回失去的自己。
一个陌生的环境，一群比比划划的同学，一双什么都听不到的耳朵，使她又一次绝望了!这一次她选择了逃避。
语文课上我俩相遇了。
她叫李熙淑，与之前我对她的了解有所不同的是，脑瘤手术她还留下了后遗症——面瘫。
这个花季少女的遭遇着实令人同情！面对课堂上她的昏然大睡，我夸大了口型为她演示唇语、边讲边写为她演示整版整版的板书；面对她每日孤零零的独来独往，我就有意识的在同学们面前一次次称赞这个小女孩的坚强、有意识地安排口语好的同学与她结成“互帮小组”；面对日记里她的愁苦困惑，我就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与她交流…..日记本上随处可见我对她讲的“悄悄话”，操场上时常掠过我与她促膝长谈的身影。
渐渐的她回复了，日记里她开始与我交流，偶尔她还会在作业本里夹上一封信向我敞开心扉。
终于，她笑了！僵硬的面容虽然看不出喜悦，但我从她的眼神中清晰地看到了她笑容，很开心，很可爱，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希望。
她完全改变了！和同学笔谈，跟同学学习手势，向老师请教问题，积极参加活动…..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了，今年四月我带着李熙淑等同学赴天津参加了天津理工大学特教学院的招生考试，就在两小时以前我从网上查到了李熙淑的高考成绩，她的成绩超出录取分数线78分！紧接着我又收到了李熙淑发来的三条短信，她已得知高考成绩，但在短信里她并未表达自己的喜悦，而是不断地倾述着对我的感激之情。
我从短信中读到了她的真诚，可这份真诚又确确实实令我不安：作为一名教师，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我的职责，却没料到自己的付出竟然令这个小女孩如此感动？如此刻骨铭心？这份付出竟然会改变她的人生？因为我很清楚，我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对她的同情！
我开始反思……

作为一名特教工作者该如何保护残疾孩子的自尊心？该如何树立残疾孩子的自信心？该如何激发残疾孩子的上进心？我认为关键是要有一份对特教事业的执著情，有一颗对残疾孩子的关爱心，有一身在业务上叫得硬的本领。
缺少了这份执著就不能用心去工作；缺少了这颗爱心就无法与残疾孩子沟通；缺少了这身本领就不懂得教育。
本以为一名科任教师在学生的德育教育中无关紧要，在左肩担教学，右肩担德育的“双职双责”中已不知不觉地将天平倾向了教学。可今天李熙淑同学的话语彻底惊醒了我，在学校这块阵地上教师人人都担负着德育教育的使命，切不可看轻自己，低估自己的教育作用，因为教育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孰重孰轻？
我要大声地告诉众人：
其实，科任教师的教育作用很大！
其实，我也很了不起！
